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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之战 大国的热血和觉醒 (下）

———《春申君传奇 》⑨
沈国冰

六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
军景阳救赵。 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史记·楚世家》
秦围邯郸 ，赵国向楚国求救 ，同时

向魏国求救。
向楚国求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平

原君赵胜和春申君黄歇交厚。
向魏国求救，除了平原君赵胜和魏

信陵君魏无忌交厚，信陵君还是平原君
的亲妹夫，还有就是赵、魏同属三晋，同
根源出，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盟国。

楚国已经出兵，黄歇率领的八万楚
军正在星夜疾进邯郸。

但是，晋鄙率领的十万魏军 ，却驻
屯不前。

1.侯嬴之计
平原君赵胜给魏国信陵君魏无忌

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精锐骑士冒死突出邯郸重围，把这

封信送到了大梁信陵君的手里。
“我之所以主动把妹妹嫁给公子，

是因为公子品德高尚、富有正义 ，总是
能急人之困。 ”平原君赵胜在信中写道，
“现在邯郸危在旦夕， 可是晋鄙将军所
率十万魏军援军却观望不前，这难道就
是我平生相托的本意吗？ ”

接到平原君赵胜的十万火急求救
信，信陵君数次请求魏安釐王下令晋鄙
进兵救赵，但是魏安釐王都不同意。

因为， 秦昭襄王早就派出使者，明
确通告魏安釐王 ： 如果魏国敢出兵救
赵，秦军攻下邯郸后，即攻击魏国。

魏安釐王最大的顾虑，还是来自秦
国。

信陵君说：“我不能辜负平原君，因
而背负上见死不救的不义之名。 ”

既然说服不了魏安釐王，也搬不动
晋鄙之兵， 信陵君决定只身奔赴邯郸，
和平原君一起赴死。

门客们知道后，一千余人愿意和信
陵君一起去邯郸赴死。

信陵君带领百余部战车、一千余门
客，出发了。

经过大梁夷门（东门），信陵君与侯
嬴辞别。

侯嬴说：“公子好自为之，我年纪大
了，不能与公子同行，公子不要责怪。 ”

信陵君一直看着侯嬴，但是侯嬴再
也不说话。

信陵君心里很不高兴，继续出发。
离开大梁 ，前行大约十余里 ，信陵

君越想越觉得侯嬴的举动实在令人费
解。

信陵君和侯嬴是忘年之交，信陵君
从不嫌弃侯嬴地位低下且年老，对侯嬴
极尽尊恭之礼。

侯嬴明知信陵君此去邯郸，不仅救
不了邯郸，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得搭进
去。 可是侯嬴不仅不加以劝阻，而且还
那么冷漠淡定。

如此反常，必有隐情。

想到这里 ， 信陵君让车队原地待
命，他自己独自引车返回。

果然，侯嬴正站在夷门口等待着信
陵君。

“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 所以，
我一直在这里等着公子。 ”侯嬴笑着说，
“公子养门客数十年， 这些门客不仅不
能为公子出谋划策，反而和公子一起去
邯郸白白送死， 如同拿肥肉投食饿虎，
公子要这些门客有什么用呢？ ”

信陵君说：“我也知道这样去邯郸，
是作无谓的牺牲， 但我与平原君交厚，
既然我无法救赵国，我也不愿意独自苟
活。 先生可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

侯嬴说：“我有一计，公子只要愿意
依计而行，保证能夺得晋鄙之军。 公子
可率晋鄙之军前往救赵，此五霸之功！ ”

2.窃符救赵
如姬是魏安釐王的一个宠妃。
如姬的父亲，不知何故被人杀害。
如姬多次哭着哀求魏安釐王，帮她

找到杀父仇人，她要报杀父之仇。
魏安釐王可能奔忙于政务，也可能

没有把如姬的哀求放在心上。
三年了 ， 如姬都没有找到杀父仇

人。
信陵君无意间听说了如姬寻找杀

父仇人的事情，他决定帮助如姬了却悬
于心间三年未决的这块心病。

信陵君花费重金 ， 派门客遍访大
梁，终于找到了杀害如姬父亲的那个仇
人。

信陵君门客斩下如姬杀父仇人的
头，献给如姬。

如姬感动得泪如雨下，在信陵君面
前长跪不起，发誓说：“今君报如姬杀父
之仇，如姬无以回报。 如有一日，公子有
难，如姬愿为公子舍身赴死！ ”

当时 ，秦军围困邯郸近两年 ，列国
为之侧目。

赵孝成王多次派遣使者，向魏安釐
王求救。

赵、魏原本同根源出 ，魏安釐王既
不想得罪赵孝成王，更不敢惹怒秦昭襄
王。

于是， 魏安釐王以晋鄙为大将，率
领十万精锐魏军，屯驻于魏、赵边境，观
望不前，这样既不得罪赵孝成王 ，也不
惹怒秦昭襄王。

魏安釐王将晋鄙大军的兵符一分
为二，一半由晋鄙所持 ，另一半由魏安
釐王本人持有。

魏安釐王有诏令，只有兵符合二为
一，才能调动晋鄙大军。

魏安釐王所持有的一半兵符，秘密
存放于寝宫卧室 ， 只有如姬有机会接
近。

信陵君请求如姬把魏安釐王的兵
符偷出来， 也深知此事的风险极大，非
同一般，涉及如姬身家性命。

但是，如姬却毫不犹豫地告诉信陵

君：“公子有命， 即便让如姬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 这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

一天晚上， 魏安釐王夜宴喝醉了，
如姬趁魏安釐王酣睡之际，偷偷拿出兵
符，交给了信陵君。

信陵君持魏安釐王兵符，和朱亥一
起，前往晋鄙军营。

晋鄙的警惕性很高。 他见信陵君只
身前来，虽然持有魏王兵符 ，但毕竟十
万魏军精锐，魏安釐王怎么连一封书信
都没有呢？ 晋鄙心中充满了怀疑。

合符无误之后，晋鄙却并不交付兵
权。

信陵君问晋鄙，为何不交兵权。
晋鄙直言，准备向魏安釐王禀报之

后，再向信陵君交付兵权。
朱亥一怒之下，锤杀晋鄙。
信陵君夺得晋鄙之军。

3.会师邯郸
信陵君率领十万魏军，在夜色中开

拔。
信陵君望着北方的星空，想起平原

君赵胜信中所言：“邯郸城的每一块砖，
都浸着赵人的血；每一片瓦 ，都刻着赵
人的骨。 ”

此刻他手中的兵符，不再是魏王的
权威，而是邯郸百姓的生魂。

邯郸城外的洹水滩，黎明前的黑暗
最浓。

春申君率领的楚军列阵 ， 戈矛如
林，“楚”字大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

信陵君率领的魏军骑兵整装待发，
马蹄踏碎薄冰，发出细碎的脆响。

“报！ 秦军粮道已断！ ”探马的声音
里带着兴奋。

春申君望向对岸， 只见火光起处，
赵军的“赵”字军旗在城头飘扬。

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骚动，回头望
去，只见楚国的军卒们解下自己的干粮
袋， 递给赵国的伤兵———这些粮食，本
是他们留着归途用的。

“将军，该击鼓了。 ”大将景阳按住
剑柄。

春申君黄歇点头，忽然看见北方天
际泛起鱼肚白， 那是即将破晓的征兆。
他拔剑出鞘 ， 剑身映出他的染霜的鬓
发。

战鼓声响彻洹水两岸。
楚军的弩箭如暴雨般扑向秦军壁

垒，信陵君的铁骑从东侧突入 ，马蹄践
踏处，秦军的鹿角阵土崩瓦解。

春申君的战车碾过秦军的拒马，忽
然看见前方信陵君正与秦将王龁交锋，
朱亥的铁锤上下翻飞，竟将秦军的青铜
大戟砸断。

平原君赵胜和大将廉颇率领的赵
军，突出邯郸。

只见邯郸城门大开，无数邯郸百姓
举着火把 、菜刀 、农具 ，如同洪水般涌
出，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一个赵国老妇人挥舞着菜刀，砍向

一个秦军士卒，被秦军士卒的矛戈刺穿
胸膛，她却仍用牙齿紧紧咬住秦军士卒
的手腕，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杀———”春申君挥剑斩落秦将头
颅，秦将的鲜血喷溅在战车上的“楚”字
大旗上。

当楚国的士卒为赵国百姓挡箭，当
魏国的医官为赵军伤兵医治，当赵国的
孩童抱着楚军的粮袋大哭 ， 三国的界
限，正在鲜血中消融。

秦军溃败，邯郸解围。
楚、赵、魏三国合兵，由春申君黄歇

统一指挥，乘胜追击秦军。
秦军大败，折损一半。

4.热血觉醒
邯郸解围后的第七日， 春申君、平

原君、信陵君三人站在洹水之畔。 河冰
初融，浮冰撞击着岸边的巨石 ，发出清
脆的声响，如同当年函谷关前六国合纵
时的钟鸣。

“当年苏秦佩六国相印，合纵抗秦，
却因人心不齐而败。 ”平原君望着东流
的河水， 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怆然，
“今日我们靠的不是相印， 是二十万将
士的血，是百万百姓的血。 ”

信陵君解下佩剑， 插入河边沙地：
“无忌窃符杀将，罪当万死。 但看到邯郸
的孩童们 ， 能在楚军的营帐里喝上热
粥，便知此罪，值得。 ”

春申君握住两人的手，掌心的老茧
相互摩擦：“诸位可听见，邯郸的童谣变
了？ ‘楚魏赵，合纵剑，斩秦妖’———当列
国的孩童都懂得合纵 ， 便是大国的觉
醒。 ”

春申君从怀中取出那份浸透血迹
的盟约，楚王的印玺、魏王的朱批、赵王
的玉押，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忽然 ，远处传来孩童的笑声 ，几个
赵国少年正围着楚国的伤兵，听他讲述
郢都的桃花。

“等打败了秦人 ，叔叔带你们去看
楚国的云梦泽，那里的荷花比邯郸的雪
花还美。 ”伤兵的声音带着笑意，却藏不
住眼底的泪光。

微风掠过洹水 ，透过战甲 ，掀起三
人的衣袂。

春申君望向远处，劫后余生的邯郸
城，虽然千疮百孔，然而断壁残垣间，却
有炊烟飘荡。

那些在战火中逝去的灵魂，那些在
绝境中迸发的勇气，终将化作史书上的
寥寥数语， 却在每个亲历者的心中，刻
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洹水汤汤，东流入海。 三个背负着
国家命运的男人，在血色残阳中许下誓
言：只要六国的热血未冷，强秦的铁蹄，
终难踏碎这用合纵构筑起来的铜墙铁
壁。

而这段被鲜血浸透的历史，终将在
千年后，依然闪耀着永不熄灭的光芒。

楚国，觉醒了。

【延伸阅读】

邯郸之战 历史暗线中的回响
公元前 259 年，长平之战的硝烟尚

未散尽，秦昭襄王挟大胜之威 ，先命王
陵、再命王龁率领二十余万秦军精锐兵
临邯郸城下，赵国危如累卵。

这场持续两年的围城之战，不仅是
战国后期最具转折意义的战役之一，更
在诸多历史人物的命运轨迹与列国关
系的重构中，埋下了改变战国晚期政治
格局的伏笔。

其中，春申君黄歇的抉择 、秦楚关
系的微妙转向，以及战国局势的深层震
荡，皆在此战中显现出清晰的脉络。

黄歇的破局之举：从文臣
到武将的转身

当邯郸城在秦军铁蹄下战栗时，楚
国的决策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变量。 而
促成楚国最终出兵的核心人物，正是在
秦国陪伴太子熊完为质十年的春申君
黄歇。 作为楚考烈王熊完的至交与辅
臣，黄歇早年在咸阳为质期间 ，已深刻
洞悉秦国“远交近攻”策略的锋芒。 他曾
以《谏昭王书》（又名《上秦王书》）力陈
秦楚“善不可失，时不可疑”的利害 ，成
功阻止秦军攻楚。

邯郸危机爆发时，赵国平原君赵胜
赴楚求援，而真正推动楚考烈王下定决
心的，却是黄歇的战略眼光。

他清醒地认识到， 若赵国覆灭，秦
国下一步必将兵锋转向楚国 ，所谓 “赵
亡则楚孤”。

公元前 257 年 ， 黄歇亲率八万楚
军，与信陵君魏无忌、平原君赵胜组成
三国联军， 于邯郸城下与秦军展开激
战。

楚军主力突破秦军南线壁垒，配合
魏赵联军内外夹击，最终迫使王龁败退
河西。

此役中，黄歇以军事行动打破了秦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黄歇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使楚
国在沉寂多年后再度成为诸侯合纵的
核心力量，其个人声望亦达至巅峰。

秦楚关系的冰与火 ：从
“连横”到对峙的转折

邯郸之战前，秦楚关系经历了从血
仇到短暂缓和的复杂演变。

公元前 278 年鄢郢之战，白起攻陷
楚都郢城，焚毁楚宗庙陵寝 ，迫使楚国
迁都陈城，两国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然而，秦昭襄王为分化六国 ，通过
联姻、会盟等手段拉拢楚国 ，太子熊完
入秦为质，与黄歇共同度过十年人质生
涯。 这种脆弱的“连横”关系，在邯郸之
战中被彻底打破。

楚国出兵救赵的举动，意味着其正
式放弃对秦妥协政策，重新回到合纵抗
秦的阵营。

战后 ， 秦昭襄王虽未立即对楚用
兵，但两国使节往来锐减，边境冲突时
有发生。

秦楚双方关系已降至冰点。
这种对峙状态为后来嬴政亲政后

大规模攻楚埋下伏笔———其根源亦可
追溯至邯郸之战后秦楚信任基础的彻
底崩塌。

值得注意的是，黄歇在战后仍试图
修复楚秦关系，曾派使者入秦提议 “共
分天下”，但遭到秦相范雎的冷遇，这表
明两国战略矛盾已无法调和，唯有以武
力一决胜负。

战国局势的多米诺骨牌：
从均势到失衡的临界点

邯郸之战如同一枚投入湖面的巨
石，在战国后期的政治版图上激起连锁
反应。

对秦国而言，这是自商鞅变法以来
首次遭受的重大挫败，辉煌战绩被 “丧

师二十余万”的耻辱所取代 ，扩张步伐
被迫放缓，统一六国的步伐受到阻滞。

秦昭襄王不得不暂缓东进，内部亦
因范雎与白起的权力斗争陷入短暂动
荡。

这为山东六国争取到约十年的休
整期，赵国通过“胡服骑射”遗泽与李牧
的边防军重建战力，魏国借信陵君声威
重振中原霸权，楚国则在黄歇主持下迁
都寿春，开启最后一轮中兴。

然而 ， 此战的影响亦存在深层悖
论：合纵的胜利并未改变六国 “各自为
战”的本质。

信陵君因“窃符救赵”遭魏王猜忌，
最终沉迷酒色而死；黄歇在楚国独揽大
权，却因门客争宠渐失民心 ；赵国虽抵
挡住秦军，却因长平之战的惨重损失再
难崛起。

反观秦国， 在经历短暂调整后，于
公元前 256 年灭西周国， 公元前 249 年

灭东周国，彻底终结周王室的象征性统
治，并采纳吕不韦的策略 ，重新分化六
国，进而各个击破。

邯郸之战的火光，终究未能照亮六
国走向联合的坦途，反而成为秦国反思
战略、卷土重来的起点。

结语：历史暗线中的回荡
站在公元前三世纪的门槛上回望，

邯郸之战犹如战国乐章中的一段休止
符———它暂时平息了秦兵东进的狂飙，
却未能改变“天下归一”的历史趋势。

黄歇以楚国为支点撬动合纵的努
力，虽在短期内重塑了诸侯格局 ，却因
六国结构性的缺陷而难以持久。

秦楚关系从血仇到博弈的演变，恰
似战国中后期列国博弈的缩影。 而当嬴
政登上历史舞台，这场持续百年的权力
游戏，终将在邯郸之战的余波中 ，走向
最终的历史宿命。

肥
县
郢
和
寿
春
府

周

强

晏昌贵 《楚
国 都 城 制 度 再
认识》（《社会科
学 》2008 年第 8
期）认为，“由于
寿 春 在 先 秦 时
期 地 处 南 北 肥

水汇聚之地，楚在此设‘肥县郢’；又由于‘皮革、鲍、木之
输’，因而有‘寿春府’之设”。 这不仅在传统的先秦寿县地
名“州来→下蔡→寿春”的沿革中增加了“肥县”环节，同
时又为寿县充实了至少 158 年的楚国别都历史。 按照作
者的思路，我们就来探索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肥遗”与“肥县”
1994 年 8 月， 在河南省新蔡县李桥镇葛陵村楚平夜

（舆）君成的墓中发现战国楚简 1571 枚，专家对其中编号
为甲三 240 竹简上的文字“肥囗”释读有两种意见，主体
意见是“王自肥遗郢徙於鄩郢之岁”，不同意见是“王自肥
還郢徙于鄩郢之岁”。 “還”是“还”的繁体字，简文说的是
楚悼王时期的一次迁都相关纪事。

前者释读的“肥遗”作为地名并未在传世典籍中单独
出现，而在清华简《楚居》中曾两次出现：第一次是公元前
479 年，白公胜叛乱，楚惠王逃至湫郢避难，将湫郢改名为
肥遗（“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第二
次是公元前 381 年，楚悼王去世，贵族大臣发动叛乱，受
楚悼王重用并主持变法的吴起伏尸哭灵， 被叛乱分子射
杀，箭矢伤及楚悼王遗体，初继位的楚肃王只得迁居肥遗
（“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 春秋湫邑在今湖北省钟祥市
丰乐镇境内，学界普遍认为，由湫郢改名的肥遗亦应在该
地。

后者释读的 “肥還” 通过古代音韵学也辗转与地名
“肥县”产生关联。 《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的作者将转换
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将“還”通假为“寰”。 “古文字
‘還’与‘寰’均为匣母元部字（笔者按：指上古汉语中声母
为匣母、 韵部属元部的汉字）， 可以通假”； 第二步是将
“寰”转换为“县”。 查《辞源》（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释“寰内”：“京都周围千里
以内。 《毂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 ’《释文》
（笔者按：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寰，音县，古县字’。 ”通过两次转换，“肥
還”被释读为“肥县”。

作者认为，“葛陵简中的‘肥县郢’即指‘肥县’境内的城邑，其地很可能就
在今寿县一带”，依据主要来自对《史记·货殖列传》“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
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和《汉书·地理志》“寿春、合肥受南北
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这两段文字的解读。 古人一直将“寿春”和
“合肥”并列为两个地名，作者通过推证认为，“《史记》的‘合肥受南北潮’是指
寿春在肥水的汇合处，而接受了来自南北两面之‘潮’，而不能把‘合肥’当作地
名”。

安徽省境内有四条淝河。 东淝河和南淝河都发源于江淮分水岭，东淝河是
淮河支流，北流至寿县古城东注入淮河，南淝河则南流注入巢湖；西淝河和北
淝河都是淮河北岸支流，西淝河古称夏淝水，在凤台县硖山口注入淮河，北淝
河在怀远县境内注入淮河。 战国时期，代表南潮的东淝河与代表北潮的西淝河
合于寿春附近，这就是作者理解的“寿春合肥”之意，很有道理。

楚“大府”与“寿春府”
楚寿春府是一个官署机构， 与两宋时期两次在淮南短暂设置的地方行政

区域寿春府不是一个概念。 楚寿春府见于战国“寿春府鼎”，此鼎于 1964 年被
天津博物馆收藏，打开该馆官网，进入文物典藏页面，藏品年代选择战国，藏品
类型选择铜器，可检索到“战国寿春府鼎”图片，其得名源自鼎盖上镌刻有“寿
春府鼎”四字铭文。2025 年元旦，天津博物馆举办“天开一统———秦汉文物主题
展”，全国 11 个省市的 16 家文博单位近 400 件（套）秦汉文物精品集中亮相，
寿春府鼎是其中之一。

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楚幽王墓（李三孤堆）于民国时期两次被盗，损失
惨重。 据《淮南概览》（黄山书社出版）资料，楚幽王墓出土青铜器中，“重要大件
200 余件，其中有铭文者 30 多件。 这些文物大多流落海外，中国大陆和台湾地
区都有少量收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鼎、豆、缶、鉴、勺、量等共 8 件；故宫
博物院收藏有鼎、簠、缶、盉、盘、盏等共 9 件；天津博物馆、辽宁博物馆、上海博
物馆都有少量收藏”，因此寿春府鼎可能出土于楚幽王墓。

1959 年，寿县寿春镇邱家花园曾出土战国青铜器错银卧牛青铜镇，因腹部
刻有“大府之器”铭文，俗称“大府铜牛”，属国家一级文物，原件已被中国国家
博物馆收藏。 根据《周礼·天官·冢宰》，“大（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
其货贿之人，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 大意是，“大府”负责掌
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九贡、九赋、九功”等“货贿”，并将其分拨给负责收藏以
待用的各府。

根据对“寿春府鼎”“大府铜牛”以及刻有相似铭文青铜器的考释，中国考
古专家郝本性先生在《试论楚国器铭中所见的府和铸造组织》中推论认为，楚
国“太府设于郢都，而‘寿春府’则系地方的府库，是楚王兴建的离宫别馆相关
的仓储机构，与中央的大府不同”。 据《史记·楚世家》，公元前 241 年，“楚东徙
都寿春，命曰郢”，这是“寿春”在史书中的明确记载，而“郢”则是楚国都城的专
用称谓。 寿春府鼎不称郢而称寿春，说明此器应制造于楚国迁都寿春之前，也
间接说明楚国迁都之前寿春已经成为地名，且楚王已在寿春建有离宫别馆，可
见这时的寿春已成为楚国的别都；大府铜牛不称寿春府而称大府，说明中央的
大府已迁至寿春，间接说明此器制造于楚国迁都寿春之后。

肥县与寿春府设置
说到肥县与寿春府的设置，先得说说州来之地的归属变化。 州来是淮夷方

国，建国于西周初期。 公元前 622 年，楚灭六国（今安徽省六安市境内），州来国
大约于此时沦为楚之属国。 吴楚战争爆发后，州来归属反复变更：公元前 584
年，“吴入州来”，归吴；公元前 538 年，楚“然丹城州来”，归楚；公元前 529 年，
“吴灭州来”，归吴；公元前 523 年，“楚人城州来”，归楚；公元前 519 年，“吴人
伐州来”，归吴。

公元前 493 年，在吴国协助下，蔡昭侯迁都州来，更名下蔡。 历蔡成侯、蔡
声侯、蔡元侯、蔡侯齐，于公元前 447 年为楚所灭，此后州来（下蔡）一直归楚。
楚青铜器鄂君启车节“适高丘、适下蔡”铭文和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惑阳城，
迷下蔡”赋文说明，蔡国灭亡之后，下蔡地名一直沿用至战国后期。

先说说肥县设置问题。 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指出，楚国
“有许多县是灭亡边境附近的小国之后改建而成；也有不少是利用原来边境附
近小国的旧都改建而成”。按此惯例，楚国灭蔡之后应设置相关县邑。但蔡国原
建都于河南省上蔡县和新蔡县，楚灵王灭蔡时，曾在上蔡设过蔡县。 楚平王恢
复蔡国后，蔡国迁都新蔡，蔡县当已撤销。 蔡昭侯迁都下蔡后，上蔡和新蔡皆纳
入楚国疆域，楚国或恢复原蔡县建制。 楚国灭蔡后，需在下蔡地区设县，因境
内已有蔡县，故晏昌贵考释的“肥县”可能在此背景下产生。

再说说肥县郢问题。 根据尹弘兵《楚郢都与中国古都的早期形态》，葛陵
楚简出土后，学界对“郢”的主体意见认为，“‘郢’不是一个固定地名，而是武
王之后楚国王居的通称，犹西京、东京之‘京’”；还有意见认为，“只有正式的
都城才单称‘郢’字，其余在‘郢’字前冠以地名称‘某郢’者则为别都”。

楚灭蔡时，越国已灭吴，这样肥县就成为杨宽所言的与越国接壤的边境
县。 杨宽还认为 ，楚国有一种县“是直属于国君的别都 ，具有边防重镇的作
用”。联系起来理解，可以认为楚灭蔡以后，最初是在下蔡地区设置肥县。最晚
在“王自肥還（即肥县）郢徙于鄩郢之岁”，肥县郢已成为楚国别都，楚悼王曾
居肥县郢，后从肥县郢迁至鄩郢。 经专家考证，是岁为楚悼王四年，即公元前
398 年，说明楚考烈王迁都寿春 （公元前 241 年）之前，寿春地区至少已有过
158 年的楚国别都历史，或曾在楚悼王即位初期作为楚国王居之地。

至于楚悼王所迁鄩郢，地望所在至今不明，仅尹弘兵《楚都纪南城探析：
基于考古与出土文献新资料的考察》归纳，就有河南省商丘市的古斟寻、湖北
省黄梅县西南的汉寻阳县、当阳市的季家湖古城、潜江市的黄罗岗城址（楚王
宫遗址）、荆州市的纪南城遗址等五种说法。

关于后来肥县郢何时改名寿春邑， 寿春府又何时设置， 还有待进一步考
证。寒雪凝辕，千古一瞬 张有杭 摄


